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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批判课程领导的理论向度及成长路径研究

傅　敏，陈效飞!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７０）

摘　要：美国社会的整体“右倾”致使保守主义话语统驭着公立学校的课程实践。批判课程领导旨在揭露课程事件的社会、

文化和政治意义，促进课程的民主生活实践。对批判课程领导的理解可以从课程意义的多元性和教育的批判立场两个向

度进行。批判课程领导成长的内在机制在于其对自我身份的不断探究和确证，通过营造宽容的学校文化氛围、推进生态课

程的开发进程以及加强协作叙事的共同体创建，批判课程领导才得以发展成熟。中国语境下的课程领导在面对应试教育

挑战的同时，要警惕课程工具化带来的效率危机，以批判的态度审视课程的种种不公平现象，推进课程与日常生活民主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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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代背景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迄今，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
出现了整体“右倾”现象。保守主义以一轮又一轮
的教育法案影响着公立学校的教育实践，实现政
府对学校各个层面的规范和控制。如１９８３年发
布的《国家处在危险之中》（Ａ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Ｒｉｓｋ）报
告，强调政府应对提升学生学业肩负不可逃避的
责任。２００１年颁布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
（Ｎｏ　Ｃｈｉｌｄ　Ｌｅｆｔ　Ｂｅｈｉｎｄ　Ａｃｔ）规定测验在学校生活
中处于最优先地位，２００９年实行的《力争上游》
（Ｒａ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Ｔｏｐ）奖励计划，限定只有达到政府规
定的学业标准的学校才享受资助。显然，在教育
领域，“效率”“标准”和“问责制”成为主流的话语
体系和行为方式。而这些一旦被张扬到极致，民
主与公平的理念必然衰微，给美国教育和课程实
践带来了种种危机。批判课程领导以批判的立场
审视课程实践中的种种问题，既以教与学的质量
提升为现实目标，又以披露课程领域存在的文化

政治霸权为终极旨趣。本文主要对美国批判课程
领导的理论向度和成长路径作一系统梳理，寻求
对我国课程领导实践的有益启示。

二、批判课程领导的理论向度

对批判课程领导的理解可以从两个向度进

行。一是课程意义的多元性，要特别关注课程的
文化政治意义以及课程意义的情境化建构；二是
批判教育的批判立场，从对事件的批判性分析入
手揭示其潜藏的任何不公平问题。

（一）课程意义的多元性
课程不仅仅被视为学科、官方标准、书面文字

和相关教学活动，更为主要的应被看作意义的情
境化建构、主体的多重有意和无意的交往实践以
及师生和教育行政者合作共事的组织机构。“概念
重建主义者”如威廉·Ｆ·派纳一再重申课程作为
多个事件的“理解范式”，即课程是个历史文本、政
治文本、种族文本、性别文本、现象学文本、解构文
本、自传文本、神学文本、制度文本和国际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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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１］。也有学者提出课程是一种解构事件、后殖
民事件和后现代事件［２］。因此，受时代变迁和政
治话语转变的影响，课程被赋予鲜活灵动的意义，
不断地在时空维度上解构、建构和重构其存在的
意义。

（二）批判立场
阿普尔（Ａｐｐｌｅ）认为，学校的功能在于“文化

再生产”，即向青少年复制上一代的社会关系和权
力结构。国家的主导利益集团通过学校隐性课程
施加强大的霸权力量，严格地控制着每一个人［３］。
文化再生产理论主要在于引发人们批判知识分配

的公平性与否，以指向社会的平等和人类的自由。
弗莱雷（Ｆｒｅｉｒｅ）的解放教育理论被视为是一种对
文化再生产危机的可能性干预。他特别关注将经
济社会地位低下的人群从工业化大生产的奴役状

态中解放出来，强调教育的首要目标是实现被压
迫者的自由，消除被压迫者的自我贬低、被动依赖
和悲观宿命情绪。通过个体观察和集体审议创设
基于社区的“生成性议题”，唤醒学生对自身被压
迫地位的“批判意识”。学生不再被视为受动的客
体，而以积极的主体身份出现在多元对话的舞台
上，课程实践成为师生共享现实意义，指向“解放”
的自信、自主、自由的活动［４］。

三、批判课程领导的成长路径

批判课程领导以批判为分析工具，关注课程
决策、开发、实施和评价等课程事件中潜藏的文
化、政治和社会不平等对被压迫者的影响。一方
面以民主的态度投入学生成长、社区发展和共同
体建设之中，另一方面将课程决策扎根于多元的
课程观和高效的学习理论中，以超越时代特点的
解放立场为每一际遇对象增能赋权。

（一）自我身份探究
美国教育社会学家韦斯（Ｗｅｉｓ　Ｌ．）在研究学

校对自我身份形成的影响时提出了著名的“批判
的临界”理论（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Ｍｏ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指出
个人身份认同是对不同路径的抉择过程，期间经
历着不断的情感冲突和艰难的行为趋避现象［５］。
批判课程领导在面对保守派的责任效率路线时，
也同样经历着“批判的临界”过程。在保守思想影
响下，官方课程提倡的学生培养和学业提升的一
体化、标准化在实践中被推向极端。学校和师生
的一切行为都以此为评价标准，各种教育质量保

障计划和培训项目向各州公立学校渗透，其大肆
宣扬的经济市场规则屡屡取得“圆满成功”。以校
长为首的课程领导虽然在实践中能觉知责任效率

带来的师生能力持续降低的问题以及一切培训工

程到头来都是昙花一现的危机，但面对这种“霸权
式”浪潮的一波又一波侵袭，尤其是传统形成的稳
固的科层体制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传统的课程领
导向批判课程领导的转变必然经历着痛苦的情感

醒悟、情感冲突和情感抉择阶段，批判课程领导对
自我身份认同的构建也相应地经历着迷茫、徘徊
和探寻阶段。
在萌芽时期，批判课程领导几乎和传统课程

领导一样，以对标准化测试政策的一味盲从来提
升学生的学业表现。塔克（Ｔｕｃｋｅｒ　Ｐ．）认为，课程
领导在转变之初，仍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
教学管理、监督和评价之中，这种责任驱动（ａｃ－
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ｄｒｉｖｅｎ）的课程领导强调考察师生对
“官方”知识的忠实情况，监督被视为课程领导的
第一重要角色［６］。而当面对边远地区学校＼薄弱
学校或社会经济地位低下学生的学业失败问题

时，课程领导逐渐学会了质疑标准化政策的恰当
性，隐约觉察到标准化对师生的伤害，情感上逐渐
偏离传统的效率路线，对自己是否能归属传统课
程领导的阵营有些茫然和无法抉择。
在发展时期，课程领导不再盲目遵从标准化

政策，开始质疑政策的合法性，对官方课程的实施
能考虑到学校情境和学生的需求，并能识别出当
前课 程 政 策 的 文 化 政 治 霸 权。格 利 克 曼
（Ｇｌｉｃｋｍａｎ　Ｃ．）考察这一时期的课程领导在角色
担当和身份认同时认为，传统标准的强大压力致
使课程领导仍然主要依靠测试来提升学生的学业

成绩，通过基于经验分享的监督指引师生对学业
成绩提升的关注，以此重构自己的领导身份［７］。
反应到微观层面，课程领导对自己究竟采取何种
课程观处于在徘徊中摸索前进的状态。有时面对
经济社会低下学生在学业上的劣势，在情感上经
历着公平和效率孰轻孰重难以选择的痛苦的斗争

状态。
在成熟阶段，课程领导已逐渐以一种布迪厄

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应有的“政治或积极”身份出
现，勇于质疑并批判性地分析课程政策的公平性，
特别是对标准化带来的师生主体地位丧失的弊病

深恶痛绝。情感上极为关注贫困儿童和薄弱学校
学生的发展，以课程民主的维护者的身份出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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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课程领导实践中。以批判者和友爱者的角色
要求自己，使学生获得全纳性的课程体验，发展学
生的民主性情，对当前盛行的教育市场化、课程工
具化观点展开旗帜鲜明的抵制，为未来社会培养
完满发展的民主公民［８］。批判课程领导出于对自
身职业的投入和对学生完满发展的关爱以及对民

主社会的向往，以批判的眼光向人们揭示传统课
程潜藏的不平等因素，唤醒教师、学生和社区成员
的课程民主意识，激励人们为自由作出不懈的
努力。

（二）学校文化营造
虽然传统课程领导应时代的需求，受效率和

责任运动的影响，对愈加拉大的学业成绩差异深
表同情，但其在实践中一再坚持和强化学术核心
课程的教学，对学生的兴趣、课程的文化逻辑以及
社会的不公现象关照不够，表现出与批判课程领
导截然不同的发展向度。比较而言，批判课程领
导在自身专业身份认同过程中不光能清醒认识到

测验成绩对学生发展的重要性，而且能深刻剖析
测验造成学生发展的不公平问题，，对课程目标的
正当性始终保持敏锐的感知和反思意识。因此，
批判课程领导的培育首要的应强调人们对习以为

常的自明性课程事件展开情境性分析，在特定的
学校文化和政治场域中，建构一套符合当下当地
的价值规则。
文化因其自身以及外部影响因素的复杂性，

往往难以统一其定义。美国教育文化学者迪尔
（Ｄｅａｌ　Ｔ．）将学校文化解释为学校“信念、态度和
规范的内在真实”（ｉｎｎｅｒ　ｒｅａｌｉｔｙ）［９］，学校文化深刻
影响着发生在学校场域中的任何事件。无论是学
校的显性文化还是隐性文化，均与外部的社会文
化背景、课程改革和其他政策趋向有着难以言说
的辨证的联系，需要批判的分析和审慎的考量。
宽松而批判的学校文化是批判课程领导形成

的天然温床。因为此种学校文化支持校长和教师
领导者对保守派的课程哲学及实践展开有理有据

的批判，以宽松的心态揭露出传统课程理论和实
践下隐含的不平等现象。教师在日常工作实践中
通过开放有序的真实性对话，不断地解读课程相
关事件，解决不同主体间的冲突。宽松和谐的校
园文化允许校长和教师在实践中持不同的课程观

或相异的生活方式，在交往和对话实践中，正视和
支持不同观点和生活方式的碰撞，实现互适、互调
和融通。其次，创建有利时机，批判分析当前的课

程政策和责任运动趋向，与社区人员交流课程信
息，公开课程的决策过程，尤其是对边缘化或经济
社会低下家庭子女的标准化测试补救问题，更需
要得到校外人士的广泛支持。以此收集的校内外
课程信息可以使“听不到的声音”清晰起来，有效
地提升不同背景学生的学业成绩，促进教育民主
化进程和社会公正理想的实现［１０］。

（三）课程开发实践
与传统课程领导思想上沿袭旧有的“回归基

础”路线和实践上盲从偏执的标准化测验不同，批
判课程领导以批判教育为思想武器和课程的多元

理解为实践纲领，引发人们的课程领导常识的改
变，鼓励人们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民主教育和新进
步教育运动中。克利伯德（Ｋｌｉｅｂａｒｄ　Ｈ．）从课程实
践的角度多次强调，若排除课程开发过程的场域，
批判课程领导的形成就变为虚无缥缈的“镜中花”
“水中月”［１１］。课程开发可唤醒课程领导对文化政
治的批判意识，进一步影响着学校的教学和社区
的生活实践。
当前，美国公立学校的主流话语仍然是标准

化、一体化和备考论。受“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和
“力争上游”法案的影响，保守主义一统天下的局
面始终难以打破，持进步教育理念的教师虽然位
数不少，但在实践中处于受挤压地位的“沉默”状
态，“进步”的声音很难跃升至教育舞台的中央。
课程开发实践不断遭遇“官方知识”的不平等传播
以及学校“文化再生产”的侵袭，社会、文化和政治
对平等与正直的呼吁不断凸显，从而培育了批判
课程领导形成与发展的沃土。
课程开发在阿普尔看来是一项政治事件，深

受文化政治运动、教育传统以及经济体制的影响。
以课程的政治理解来关照批判课程领导的形成和

发展，首要的是批判课程领导须有能力揭示课程
斑驳陆离表象下的种种预设和假定，其次要能开
发出促进进步教育和推动社会民主运动的课程方

案。前者要求批判课程领导对美国学校特别是少
数族裔和贫穷学生较多的学校中盛行的高风险标

准化测验有清醒认识。揭露这些学校奉行的“测
题全部合法”主张的偏狭性，对将课程理解为备考
和测验的行为和理念作一公开批判，唤醒人们对
课程民主和社会公平的认识［１２］。后者要求批判课
程领导在一系列课程事件中关注民主生活的长远

目标。教师任职要考虑社区和学生的种族问题，
可以选聘一定比例的少数族裔教师满足社区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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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文化多样性的需求，避免因种族比例问题造成
某方面的负面影响。在学区课程委员的选拔中，
要吸纳不同知识背景和持不同话语的“草根”人士
参与，以促进课程决策多元化和民主化进程的实
现。在课程开发的具体实践中，课程领导要以教
师为课程开发的领路“先锋”，因为只有教师更为
贴近课程，具有评价课程是否正义和有效的先天
条件。课程开发应关注社区的生存状态，提倡基
于社区、面向社区和为了社区的课程开发，此外需
照顾到社区不同人士，包括家长和学生的利益，开
发出适应多方主体生存的良好的生态课程。

（四）共同体创建
批判课程领导深谙社会文化群体、政治利益

集团对课程事件的影响，单打独斗、孤军作战不符
合其批判的思维方式。霍伊（Ｈｏｙ　Ｗ．）认为传统
课程领导的封闭性与现时代的开放性和全球化品

质格格不入，新型的批判课程领导形态为教育和
课程革新争取更多的资源，主动积极地和学生家
长以及外部组织机构建立稳固和谐的联系［１３］。在
社区共同体建设中，充斥着不同利益群体间的交
往冲突，而正是在这一复杂关系的处理中，批判课
程领导才得以发展壮大、日益成熟。
课程实施作为学校的“核心技术”（ｃｏｒｅ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事件，深深根植于社会的土壤。批判课程
领导的有效在于其无限延伸自己的实践空间，课
程决策、实施和评价都合理地与外部社会组织建
立积极的工作关系。赖斯伍德（Ｌｅｉｔｈｗｏｏｄ　Ｋ．）强
调批判课程领导要注重和社区建立友好的协作关

系，共同致力于课程实施和学业提升的持续进
程［１４］。协作叙事的和谐共同体的创建对于课程领
导优秀品质的提炼、责任感的增强以及相关培训
计划的完善实施均起到了反哺功能，为学校效能
的提升和社区民主进程的推进提供了重要组织

保障。
在共同体建设的初期，批判课程领导需要敏

锐的课程意识，与社区成员一起，携手教师和相关
专业人员，共创课程愿景，将不同组织机构和“草
根”阶层的多层面利益考虑周全，以集体性知识和
行为为基础，采取集结式的团体作战形式投入到
课程决策、实施和革新的浪潮中。可以说，批判课
程领导能否在课程实践中有所作为，依赖于是否
能有效激励社区和学校人员广泛地参与到共同体

建设中去。
由此，可以对共同体成员进行相对公正地权

力赋予和能力建设，以消弭来自不同背景的主体
间的权力失衡和失控问题。批判课程领导认为，
共同体成员间民主关系的形成和维持依赖于成员

间展开的真实性对话，关于不同主题如课程决策、
实施和评价等方面的对话实践给参与人员提供了

事实分享的机会。教育不再是一种压迫和失败，
学校和社区的生活实践朝向民主和平等迈进。从
某种意义上说，杜威一再提倡的教育改进社会的
“玫瑰梦”在批判课程领导的实践中得到一定程度
上的实现。协作叙事的共同体建设因其主体的多
元化、对话的多样性以及愿景的真实性，必然赋予
其自身具有一种自组织和自教育能力，在共同体
成员间的民主交流和合作实践中，共同体通过对
学校课程民主的推进不断地将批判课程领导推向

成熟和完善。
安德森（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Ｇ．）的新近研究表明，以学

业提升为目标的传统课程领导往往在少数族裔学

校和低收入地区学校里四处碰壁，责任效率运动
面对实践的丰富性和学生的多样性逐渐失去其合

法地位［１５］。课程的文化政治意义逐渐成为课程领
导关注的焦点，经过不同阶段的自我身份探寻，批
判校园文化为其提供了萌芽的土壤，课程开发提
供了发展的场域，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成熟的保障，
经此种种历练，批判课程领导终得以发展壮大，成
为美国一种全新的课程领导形态。

四、启 示

美国批判课程领导以批判教育学派的批判分

析和课程意义的多元理解为基础，在美国社会整
体“右倾”的社会背景下，能兼顾学业效率和课程
公平，以批判和慎思的态度，推动课程、教育和社
会的不同层面向民主、平等和公正迈进。其最典
型的特征是其旗帜鲜明、有序高效地从日常课程
教学事件的公平性入手，推进整个社会的民主化
建设进程。这是一种新型的课程领导态势，实现
了与效率取向的传统课程领导分道扬镳。批判课
程领导的理论向度和成长路径对中国当下的课程

领导实践有着诸多有益启示。
批判课程领导的理论向度坚持以揭露课程事

件中隐含的社会政治意义为核心使命。这一观点
对美国社会警惕过度“右倾”，摆脱课程教学为备
考、应试而实施“工程化”的知识传递危机，关注课
程和教学公平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新一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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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改革在应对社会性甄别选拔和淘汰的公共性制

度时一再妥协退让。在中、高考等评价标准的压
力下，一切课程事件不得不沦落为应试的奴役。
死记硬背、高效学习、辅导培训成为学生生活的全
部，知识传递、教学大赛、向课堂４５分钟要效益让
教师不堪重负，学习和教学被机械化、效率化、技
巧化和市场化。无论是教还是学的比较都变相为
条件的比较、关系的比较和工具的比较，学习不再
是学习，教学不再是教学。教和学都沦为物的工
具，外直中空，其本意丧失殆尽。以上种种课程实
践弊病理应成为当下课程领导亟需关注和解决的

难题。
首先，课程领导要从公平和民主的理想出发，

批判地审视当下的课程决策、开发、实施和评价等
系列事件。能清醒地觉知不同课程事件潜在的不
公正和不平等现象，对不同区域下课程资源的分
布和实施的效率和公平有敏锐的意识，对不发达
地区、发达地区的薄弱学校、少数民族地区学校要
给予特别的关注。制定适当的补救措施来满足贫
困生、学困生和问题生的个性化需求，促进他们的
完满发展。其次，在课程内容筛选、课程实施和评
价的过程中，照顾到来自边远地区、农村地区和民
族地区学生的差异，通过加强学科内容和学生生
活的联系，使城乡差异、经济鸿沟、社会阶层差异
导致的不平等现象减少到最低，以取得相对的教
育公平，加强课程民主建设，使每个学生获得适合
自己的全面发展，推动当下和未来的社会民主和
政治生活建设。
传统课程领导信奉的应试教育给校长、教师、

学生、社区以及整个社会带来了严重灾难，而批判
课程领导引领人们走向自由和解放，是指向未来
的明智选择。因此，对批判课程领导的成长规律
要给予充分关注。美国的经验启示我们，批判课
程领导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特殊的国情和独特的地

域特征。批判课程领导成长的内在机理在于校长
或教师课程领导能对课程实践中的自我身份进行

不断探究和确证。面对应试教育带来的日益拔高
的淘汰以及贫困生的学业失败和精神无助现象，
课程领导的身份认同不断地在效率盲从者和公平

提倡者之间徘徊，在两难境地之间的抉择往往冲
破人类承受的底线。而批判课程领导能兼顾效率
和公平，这是课程领导水平的最高境界，需要在对
课程事件的长期处理中不断得以锤炼方可形成。
批判课程领导成长的外在环境取决于宽容而

批判的学校文化氛围、生态课程的开发实践以及
协作叙事的共同体建设。宽容而批判的学校文化
有利于课程领导远离应试教育带来的高度紧张，
无须在这种隐性制度化的潜规则中隐忍地生存，
从而便于课程领导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弱势群

体学生和特殊需求学生的关爱中，保障他们与优
等生一样享有“兜底”的成就机会。可以预期，以
校长或优秀教师为代表的课程领导在课程实践中

若能满足了不同群体学生的需求，我国的基础教
育优质均衡发展会取得重要进展。生态课程的开
发实践要求课程领导对不同利益主体的需求给予

关照，以社区为基点来实现对课程内容的筛选，加
强学生具象生活经验和抽象学科知识的联系。最
为主要的是让教师和学生参与课程开发实践，不
断建构出不同意义的课程，在课程的民主生活中
体验到精神的自由和解放的幸福。协作叙事的课
程共同体建设为课程领导提供了组织支持。吸纳
不同知识、兴趣和能力的主体参与到共同体建设
中，以集体对话的形式实现信息的沟通和资料的
分享，有利于课程领导走向成熟和完善。同时，课
程领导为参与者赋权增能，通过协作叙事，推进课
程日常生活民主建设，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与和
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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